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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风搅雪”现象是中国部分民族地区特有的语言现象，各民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混合使用多

种语言，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民间文艺表现形式和部分经典的作品。文章以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框

架为指导，通过西部特有的民间文艺和民间语言实践为例证，简要对西北地区的“风搅雪”语言现象做

分类阐述。文章认为，“风搅雪”是民族交融的独特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语言现象，虽然部分民间文艺

的表现内容已经失传且较难予以保护，但是存在于民间方言中的部分“风搅雪”现象依旧会作为地方文

化的一部分在今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继续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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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Feng Jiao Xue is a unique language phenomenon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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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Various ethnic groups mix and use multiple languages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on this basis, unique forms of folk art expression and some classic works have 
emerged. The article is guided by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exempli-
fied by the unique folk literature and folk language practi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t briefly clas-
sifies and elaborates on the phenomenon of Feng Jiao Xue language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Feng Jiao Xue is a special language phenomenon that emerged during a 
unique historical period of ethnic integration. Although some expressions of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been lost and difficult to protect, some of the Feng Jiao Xue phenomena that exist in the folk 
will continue to play their due role as part of local culture in the future historical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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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风搅雪”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即通常所谓白毛旋风，也即风雪交加。而作为敕勒川地区的一种

语言存在，则喻指二人台、爬山调以及其他方言形态中一种蒙汉语交混使用的语言现象[1]。除敕勒川(土
默特)地区以外，西北地区的“花儿”和“拉伊”中也存在“风搅雪”的现象[2]。根据现有研究来看，这

是在我国北部、西北部的多民族杂居、混居区，各族群众在日常生活和民间艺术表演过程中存在民族语

文和汉语文混合使用的一种独特现象，在学界被统称为“风搅雪”。目前国内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主要

集中于民间艺术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在研究二人台、漫瀚调、花儿和拉伊等艺

术形式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独特的现象，并开展了部分讨论，也有部分地方学者从方言、民族融合等方

面展开了研究。从总体的文献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仅有不到二十篇，其主要原因是受限于语言方面

的困扰，一方面是缺乏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另一方面是各种“风搅雪”文本中音译与意译的混杂使用

给相关研究造成了阻碍。 
土默特及周边地区的“风搅雪”现象，已经有部分研究成果，例如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胡云晖的《敕

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的“风搅雪”现象》一文，通过部分二人台、漫瀚调以及当地地名的实例，结合部

分历史文献记载，明确了“风搅雪”研究的学术意义与社会价值[1]。但是文中例证较少，且篇幅不大，

不能展现整个“风搅雪”现象的情况与复杂使用情景，另外文中大多以文献为依据，缺乏活态的田野情

况。此外，关于敕勒川的问题，目前学界尚有争议。新疆社科院的李树辉研究员在《敕勒、〈敕勒歌〉、

敕勒川考论》一文中认为，敕勒川应当是指新疆天山北麓吉木萨尔县到乌苏市之间的这片地域[3]。故此，

本文将阴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地域以“土默特地区”这一历史名称命名，大致包括现在的呼和浩特、包

头及鄂尔多斯的部分地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冯卓慧[4]和福建江夏学院的郭超[5]，均以漫瀚

调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这一艺术形式中存在的“风搅雪”现象。前者对漫瀚调进行简单介绍并认为：不

仅是两种语言的夹杂使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蒙古民歌旋律和汉语歌词构成的漫瀚调本身就是“风搅

雪”。后者认为，漫瀚调的伴奏乐器也体现出“风搅雪”的特点，兼容蒙、汉两种文化是漫瀚调产生的

基础，也是其艺术生命力所在。另外，部分研究二人台的学者也在研究中提及了“风搅雪”与蒙、汉文

化融合等相关问题，但比较缺乏相关主题下较为权威的独立研究成果。除上述成果外，徐晓红[6]、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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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7]、朱世奎[8]、王双成[9]、刘凯[10]等学者，通过研究“花儿”这一艺术形式及其中存在的“风搅雪”

表现形式，在双语文化、跨文化交际、语言艺术的独特表现等方面开展了有益的讨论。实际上，不论是

在土默特乃至整个河套等蒙汉杂居地区还是在西北的河湟等汉藏杂居地区，“风搅雪”现象就是当地民

众生活中的民族文化融合导致的双语混合使用现象，这一现象在民间文艺表现过程中有较为集中的体现，

它并不是凭空出现，同时对当地地域文化也会造成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文章基于历史语言学的分析框架，由民间文艺的研究视角切入，从土默特地区的群众日常生活出发，

以田野调查资料为主，结合部分文献资料，基于方言土语中存在的“风搅雪”现象，力求全面的展现这

一独特的地方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机制与运行逻辑，并根据其现存状况对诸民间文艺形式的影响进行分

析阐述，明确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真正价值，并对其传承保护提出一定的建议意见。 

2. 地域共生到文化交融 

土默特地区大致位于阴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在地理单元上属于河套地区的东套中比较靠

东的一部分，在民间也有“前套”、“丰州滩”、“土默川”、“白道川”等等称呼。这里土地肥沃且

有黄河流经，河湖众多，自然环境较为优越，历史上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多民族同胞共同生活繁

衍的重要地区。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早期，土默特地区就有早期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在土默特地区发现了“海生不浪”文化与“大窑”文化遗址，是早期先民在此生活的真实写照。

公元前 306 年，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此后阴山以南地区逐步纳入赵国统治范围。秦汉时期，

中原王朝与匈奴政权在此地反复开展军事斗争，在此过程中大量匈奴民众逐步与汉族接触，最终部分匈

奴“南附”，并融合进汉族当中，民间也有了“天下匈奴遍地刘”的说法。 
伴随着匈奴的分裂、南附，鲜卑趁势崛起，之后，土默特地区先后被拓跋鲜卑建立的代政权、羌族

前秦政权、拓跋鲜卑北魏政权统治。北魏安置了部分敕勒降众来此，土默特地区就有了敕勒人游牧，这

也是本地被称为“敕勒川”的原因，北魏还曾在河套地区与柔然爆发过军事冲突。隋朝时，部分突厥南

附，后来隋唐时期这一地区一直都用于安置突厥部众。契丹崛起后，这一地区又先后被辽、金、蒙元等

民族政权管辖，其中在金及蒙元时期这里一直是由汪古部管理。至 15 世纪中叶后，土默特地区成为蒙古

土默特部领地，这一地区也慢慢的以“土默川”的名字为周边地区各族人民所熟知。大一统王朝和民族

政权交替统治土默特地区，也给土默特地区带来了诸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土默特地区遗存的多民

族文化，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诸游牧民族，也包括蒙元及后来明清、民国时因各种原因流入本地的回回(回
族)、满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还包括从国外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文化，再加上河北、山西等地的走西

口移民带来的汉文化和借由藏传佛教传入本地的藏族文化，多元并存。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土默

特地区形成了以汉民族占多数，多民族混、杂居，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不同民族在同一地域共同繁衍生

息的格局。文化方面的融合和创新的情况，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产生，方言和民间艺术领域的

“风搅雪”现象也就应运而生了。 

3. 民族语言混合现象 

上文通过简单的梳理，简要阐明了土默特地区的多民族共同生活繁衍，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并

走向融合创新的历史进程。接下来，笔者以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民间文艺、地名、人名等诸表现形式相

关的资料及文献资料中体现的相关内容为例，论述民族融合背景下的民族语言混合现象的产生逻辑及现

存状况。本文系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根据项目申报材料的计划和任务安

排，笔者在 2023 年 1 至 6 月份，在土默特右旗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研究选取的田野调查点以蒙

汉杂居社区为主，主要调查地点包括土默特右旗的西哈家素村、东八份子村、此老气村、东老藏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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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只图村等数十个村落，主要的访谈对象包括蒙、汉、满、回等各民族村民、地方文化精英、民间艺人

及地方文史专家等。共计访谈土默特右旗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景哲及东八份子村文化精英云青疆等

土默特右旗各界人士 200 余人次，收集整理了大量的民间使用的“风搅雪”案例。 

3.1. 人名 

土默特地区的人名，当前学界研究者相对较少，土默特右旗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高景哲撰写过《内

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旗各民族姓名演变史中蕴含的共同体意识》一文，文章篇幅不大，对土默特地区，

尤其是土默特右旗的不同民族姓名的变迁做了简单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呼和浩特和包头地

区的文史资料中也有部分对本地的蒙古族姓氏和姓名进行梳理的文章，例如《土默特蒙古姓氏琐议》和

《土默特托博克后裔姓氏及其他几大姓氏》等。根据这些文献资料的记载来看，当地群众在人名方面的

民族语言混合使用现象主要包括汉族起蒙古语名字、蒙古族起藏语名字及蒙藏语结合的名字、蒙古族起

满语名字或学习满族习惯取富有寓意的汉语名字，以及蒙古族直接取汉语名字等四种情况。 
根据田野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土默特地区各族群众的人名主要还是以汉语名字为主。以土默特

右旗南八份子自然村为例，这个村庄是蒙古族聚居的村落，村民们的名字已经基本全是汉名了。笔者走

访时，询问了南八份子村的基本情况，目前该村共有 46 户 115 人，其中云姓蒙古族占绝大多数。但是仅

从户主姓名来看，除云乌力更以外，其余 45 户的户主，与汉族同胞的名字并无不同。(本地也有云姓汉

族)笔者在村中访问了年龄最大的老人云五旦和村中的文化精英云青疆，两位都是蒙古族，根据他们所述，

本村的云姓蒙古族都是从阿莫板升迁来此地的，他们有共同的老爷爷(当地方言，即祖父)叫毕力格泰，迁

到此地是为了利用黄河改道后的肥沃土地(当地称为滩头地)从事农业生产。阿莫板升是历史地名，现在的

地图上查阅不到，笔者在走访时，西湾村、黑训营村等村庄的蒙古族自述都是从阿莫板升迁出的，有共

同的祖先。除云姓外，河套地区的郝、杨、黄、奇等姓氏的蒙古族也均是由各蒙古族姓氏改为汉姓，名

字也大多数是汉语名字，例如西哈家素村的村长黄成、北只图村的二人台艺人云文广、西兴地村的演员

韩金梅等等，虽然民族成分是蒙古族，但是仅从名字来看，已经找不到任何蒙古族的线索了。其他民族，

诸如回族、满族等，也大多使用汉语名字，除回族中的马、白等姓氏较为集中外，仅从名字上来看与汉

族并无不同。 

3.2. 地名 

关于土默特地区的地名，内蒙古大学陈硒的博士学位论文《土默特地区地名文化研究》对此已经进

行了非常系统的整理和较为深入的研究[11]，鉴于目前已经产生了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成果，笔者就不在

此处对相关问题做过多赘述。下面，笔者依据语言不同，对当地地名进行简单分类，以佐证“风搅雪”

的语言现象在地名中的体现。 
同本地人取名所体现的状况一致，土默特地区的地名，也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融合。

当地地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第一是从藏语经由藏传佛教传入本地成为地名，例如丹进营从藏语旦增而

来、老藏营从藏语罗布藏而来、生盖营由藏语僧格而来等等，这些地名往往受到历史人物或者寺院等宗

教因素的影响。第二类是由蒙古语地名经由山西、陕西方言表音而来，例如当地非常常见的地名的沙尔

沁、萨拉齐等，原本应是蒙古语音译，指制作奶食品的人，以此为地名的地方往往是牛羊成群、盛产奶

食品的地方。还有土默特右旗的板申气、此老气、祝拉沁，前者是蒙古语对泥瓦匠的称呼，后者是对石

匠的称呼，最后一个是画匠的称呼，当地传说村中最早的居民分别是泥瓦匠(筑房匠)、石匠、画匠。还有

包头市的包头，蒙语是指有鹿的地方，包头市的石拐区，是指有森林的地方，野马图是指有山羊的地方，

乌素图是指有泉水的地方，这一类的地名非常的多，除了专业的研究者，普通群众并不知晓村名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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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有的村名以讹传讹，变化了原有的意思。例如讨吃号，原本应当用陶思浩或其他汉字表示，应当是

蒙古语，历史上这里原本就是无名村镇和居民定居点，而讨吃的含义类似于行乞，曲解了原本地名的文

化含义。第三类地名是蒙汉语结合的地名，这一类地名种类繁多，多是现代新产生的地名，例如四子王

旗的哈萨尔广场，是由于四子部落的渊源来自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由此命名，其余还有类似宝尔汗

佛塔、哈德门牧场等等。第四类是汉族移民带来的地名，此类地名往往寄托了当地走西口的汉族群众的

浓浓乡愁。例如土默特左旗有村庄名为忻州营，是因为村中的群众都是由忻州走西口而来，所以以故乡

的名字为村子命名。与此类似，四子王旗的生盖营，最早也是由呼和浩特的生盖营的村民北上定居而用

自己原本生活的地方为名而产生的村子。 

3.3. 方言口语 

人名地名是民族语言混杂使用的“风搅雪”现象中，较为固定且体量相对较少的部分，更多地词汇，

体现在了土默特地区的方言口语中。例如，当地汉语方言中阐述收拾、处理含义的方言，发音类似“绰

落”，没有相对应的汉字，很难用汉字表达，这个词汇的发音原系蒙古语“楚鲁”，原本在民间是指发

生矛盾或争斗时用石头砸对方，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演变为当今的含义。蒙古人将盗贼称为呼啦盖，

在长期的接触过程中，当地的汉族群众将这一称呼引入汉语当中，将贼人称为呼啦盖或者将爱耍心机和

小聪明的人称为贼呼啦。另外，在地名和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圐圙一词，这个词应当是蒙古语或阿

尔泰语系中表示圈子或圆形的词汇，在汉语中常写为库伦，也有古籍文献中称为古列延，后来被引申为

院子，院墙等含义。土默特右旗南部将军尧地区的汉族群众学习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吃油炸的空心面饼，

称为油圐圙，土默特地区还有群众将种草的院子称为草圐圙等等，这个词的应用也非常的广。类似的例

子在民间较为常见，不胜枚举，相比上文提到的人名地名，使用更加灵活多变。生活中运用的词汇，最

后成为创作民间文学艺术的素材，进入到了民间文艺的表现过程当中。 

3.4. 民间文艺 

民间文艺是源于日常生活，并进行艺术化加工而产生的，故此，土默特地区多种语言混合使用的现

象，也反映在了民间文艺表演过程中。而当地的民间文艺中，多民族语言混合使用的现象，在二人台、

漫瀚调等艺术形式中较为常见。二人台小戏《海莲花》中，每段唱词最后都用蒙语唱“莫奈口肯赛白努”，

意思是“我的姑娘你好”。二人台小戏《阿拉奔花》的唱词中，有交替使用蒙汉语的对白，也有先说蒙

语，再说汉语译词的形式。漫瀚调歌词中也有“三十三颗荞麦伊人一松达楞太”(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

棱)、毛日亚胡桂拿鞭子打(马不走用鞭子打)等半句蒙语半句汉语的唱词形式。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用汉

语注音的蒙古语词汇，是当时走西口的移民用方言记录下来的，其中主要以山西方言为主，倘若以目前

使用的汉语普通话阅读和演绎“风搅雪”的蒙语唱词部分，不论蒙汉群众，基本上均不知所云。正是因

为这个原因，随着方言的逐渐凋零，“风搅雪”唱词就更难传承下去了。 
正如上文提到的，从人名、地名这样比较固定的词汇，再到灵活使用的口语，最后再升华到艺术创

作，“风搅雪”的现象是广泛存在于土默特地区群众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的。但是笔者在实地调研当中

注意到，“风搅雪”的语言、艺术等内容正在逐步失传。 

4. 保护与传承 

多民族语言混合使用是土默特地方的一大语言特色，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文化现象正在逐步

的成为历史，根据笔者的观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地方文化宣传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以包头为例，包头在网络上被网友列为改名最失败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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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一，甚至被冠以改名最失败的城市之“桂冠”，网络上称“改之前霸气十足，改名后土味十足”，

究其原因，是包头不如九原听起来“霸气”，而且是吕布的故乡，却没有好好利用文化资源。包头的含

义并不是字面的含义，包头原本是蒙古语音译，意思是有鹿的地方，这个地名是为了说明此地作为优质

牧场的优越自然环境，跟网友臆想的“土”并不沾边。包头现在宣传的地方特色就是草原钢都、稀土之

城，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似乎并不是宣传的重点，地方文化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挖掘。当

地政府虽然将二人台作为一张文化名片大力推广，但是却并未将其中蕴含的多民族共建共享的优秀文化

作为重点发掘出来。 
第二，蒙古族群众日渐减少，民族语言失去了用武之地。土默特部领有土默川之地以后，就世代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走西口的移民进入土默特地区，往往随蒙古习俗，改蒙古名字、学习蒙古语。但是根

据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本地的蒙古族群众越来越少，随着走西口大潮的冲击，他们的牧场被开垦为农

田，失去生产资料和生计方式的蒙古族有的向北迁徙有的融入当地。当代的蒙古族随着城市化，大量搬

离本地。这样一来，蒙古语的使用人群越来越小，时至今日，土默特右旗的蒙古族当中几乎已经没有可

以流畅地使用蒙古语交流的人。 
第三，现代文化冲击。土默特地区历来是多种文化交融的地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对土默特地区

的传统地方文化造成了极大冲击。例如，土默特右旗有的村庄中既有天主教堂也有基督教堂，而中国传

统信仰的小庙越来越少，很多村子原有的庙会、社火等传统文化仪式全部消失不见。随着现代的传媒方

式不断发展，电视、短视频中的流行歌曲、DJ、街舞等新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逐步取代了晋剧、梆子

戏、秧歌戏、漫瀚调、二人台等活跃在本地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大量的地方文化精

英阶层，通过学校教育，远离了乡土，了解和传承地方文化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总的来说，“风搅雪”的语言现象，似乎即将成为历史，无论如何保护，下多大的力气去传承，缺

乏应用环境和土壤的“风搅雪”，最后的结局必然还是湮灭在历史长河之中。但是，“风搅雪”这一独

特的语言现象，不但是民族大融合进程的具体表现，也是土默特地区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创新的历史印迹，

有它独特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同时，部分“风搅雪”的内容依旧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挥自己应有

的作用。保护与传承这一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必然要针对上述提到的一些问题，开展工作。例如，目前

各地正在中小学课程中加入部分地方文化、非遗等方面的内容，图书馆、博物馆也经常开展地方性文化

等方面的展览、活动等，这都是有益的尝试。 

5. 结论 

以二人台等民间文艺的视角来看，“风搅雪”的艺术表现形式，基本上已经处在失传的状态，当代

演员也只能是根据汉语标音的剧本在舞台上“照猫画虎”的进行演绎。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上来讲，“风

搅雪”这种语言形式，是特定历史时期内，多民族生活在同一地域，共同生产生活的历史写照和真实反

映，失去了土壤和应用环境的语言，必然会逐步的消亡。但是我们在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框架内，必

须要认识到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的历史作用与社会价值。 
综上所述，“风搅雪”的语言形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各民族群众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域，基于共

同的经济生产生活合作，发展出的特殊语言形式。在民间文艺的语境下，“风搅雪”是各族群众共同创

作、共同传承发展的独特文艺表现形式。“风搅雪”不但反映了各民族同胞在以土默特地区为代表的西

北地区和谐共融，团结发展的局面，同时也是民族融合，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写照。虽然以二人

台剧本等民间文艺形式存在的“风搅雪”内容在逐步失传、消亡，但是，以地名、口语为代表的“风搅

雪”内容，还会以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等性质、形式继续在土默特地区乃至中西部的民族混、杂居地

区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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